                                                                                                                                                                                                          [2015松園詩歌月個人組朗讀詩作]

《第一輪選詩：甲類》（中譯／陳黎）
●辛波絲卡（Wislawa Szymborska, 1923-2012）
〈三個最奇怪的詞〉 
當我說「未來」這個詞，

第一音方出即成過去。
當我說「寂靜」這個詞，

我打破了它。

當我說「無」這個詞，

我在無中生有。
●狄瑾蓀（Emily Dickinson, 1830-1886）
〈我是無名小卒〉 
我是無名小卒！你是誰？

你也是無名小卒嗎？

那咱們就成了一對？別張揚！

他們會驅逐我們，你知道。

當個大人物多麼乏味！

公諸於世——像隻青蛙——

在漫長的六月對著崇拜你的沼澤
報上自己的大名！
●方旗〈蜜蜂〉 
懷著和蜜蜂一樣的秘密的戀

胸中默默醞釀焦色的蜜

這液體因未能

傾吐而流滿全身
那感覺對自己也是甜的      
●陳黎〈花蓮〉 
以浪，以浪，以海

以嘿吼嗨，以厚厚亮亮的

厚海與黑潮，後花園後海洋的

白浪好浪，後浪，後山厚山厚土

厚望與遠望，以遠遠的眺望

以呼吸，以笑，以浪，以笑浪

以喜極而泣的淚海，以海的海報

晴空特報，以浪……
《第一輪選詩：乙類》（中譯／陳黎）
米華殊（Czeslaw Milosz, 1911-2004）
●相逢
黎明時我們乘著馬車穿過冰封的田野。
一隻紅翅膀在黑暗中升起。
而突然一隻野兔從路上跑過。
我們中有一人用手指著它。
那已經很久了。今天他們都已不在世間，
那隻野兔，或者那比手的人。

噢，親愛的，它們何在，它們去向何方，
那手的一閃，那行動的飛馳，那卵石的沙沙聲。
我詢問，並非出自悲傷，而是感到驚奇。
敻虹（1940- ）
●建議
你欣賞片段就好了，

譬如一行詩；

你記得一瞬就好了，

譬如某次，有人為你插一捧牡丹；

在機場迎接，用薰衣草。

你記得那枯拙的聲音就好了，

河的歌，來自古遠。

你記得一次大雨，
你記得一次午茶，

你約略品嘗就好了，

彷彿看一行、或跳過

一行詩。                                                                                                                
焦桐（1956- ）
●茉莉花遗事
外婆的肩上常挑著水桶
髮髻盛開茉莉花
從背後也看得到笑容
彷彿又是一個薄霧如夢的清晨
我的童年跟蹤花香
花香尾隨她走到菜園
我常常用思念來耕種
畫面上破損的菜園
那株外婆手植的茉莉花

被光陰侵蝕了幾個洞
當年的花香迷了路
很久很久才走進我中年的夢境
伊莎諾絲（Magda Isanos, 1916-1944）
●杏樹                                                                                                                                                                                                                                                         
今天早晨我醒來

因為窗戶上不耐煩的刮搔聲，

那株在夜裡盛開的杏樹

手指一般的枝枒。

起初我沒有認出他

在如此豐美燦放的純白和淡紅之中。

我以為是天使撲身而下

在樹上折斷了她的翅膀。

那有可能不是杏樹嗎？我心裡想著。

被我的靜默惹惱了

它用開著花的枝幹劃破我的臉頰。

然後我看到了他。

我愛戀的童年友伴。
博納富瓦（Yves Bonnefoy, 1923-）
●不完美是顛峰                                                                                                                                                                                                                                                         

事情如此︰你必須破壞，破壞，破壞。

事情如此︰以如此代價方可獲得拯救。

毀壞那大理石上浮升的赤裸表面，

鎚擊一切的形式一切的美。

喜愛完美因為它是一道門檻，

但一旦已知即否定它，一旦死去即忘了它。

不完美是顛峰。
哈斯（Robert Hass, 1941-）
●三首夏日的黎明之歌                                                                                                                                                                                                                                                         

    1
田野裡最早的長影

彷如人世的艱辛。

第一聲鳥鳴則截然不同。

    2
夏日的光非常年輕，完全不受監管。

没有人能讓它坐下來吃早餐。
它第一個起身，第一個出門。

    3
因為他已張開眼，他必定是光，

而她，睡在他身旁，必得顯形，

一小撮頭髮捲繞在她耳際。

他附耳低語：「醒醒！」

「醒醒！」他輕聲說。
《第二輪選詩》（中譯／陳黎）
無名氏（十七世紀英國）
●如果愛是甜蜜的熱情
如果愛是甜蜜的熱情，

為什麼它讓人痛苦？

如果是苦的，噢告訴我，

何以我心滿意足？

既然我被快樂所纏，

為什麼我還要抱怨，

或者哀嘆我的命運，

明知一切都是徒然？

然而這苦是如此甜，

這刺如此軟，

以致它們既傷害了我，

又同時愉悅了我的心。

我輕輕握著她的手，

含情脈脈地垂下目光，

以熱情的靜默，

傳達我的愛意。

但，我多幸福啊，因為

她是如此的體恤，

故意失誤讓我

發現她的愛， 

努力想要掩飾，卻反而

洩露出她所有的熱情，

我們的眼睛互訴著

彼此不敢說出的東西。
紀弦（1913-2013）
●你的名字
用了世界上最輕最輕的聲音，

輕輕地喚你的名字每夜每夜。

寫你的名字，

畫你的名字，

而夢見的是你的發光的名字：

如日，如星，你的名字。

如燈，如鑽石，你的名字。

如繽紛的火花，如閃電，你的名字。

如原始森林的燃燒，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

刻你的名字在樹上。

刻你的名字在不凋的生命樹上。

當這植物長成了參天的古木時，

啊啊，多好，多好，

你的名字也大起來。

大起來了，你的名字。

亮起來了，你的名字。

於是，輕輕輕輕輕輕地呼喚你的名字。
密絲特拉兒（Gabriela Mistral, 1889-1957）
●沒有手指的女孩 
一隻蠔拿走了我的手指 

它跌進沙裡 

而沙又被海水吞走。 

而從海裡蠔被捕鯨船釣了上來 

而捕鯨船開到了直布羅陀 

而在直布羅陀漁人們唱著： 

「我們從海上帶回來一件陸上的寶貝， 

一個小女孩寶貝的手指。 

那掉了手指的女孩，趕快來拿回去啊。」

 

給我一條船去拿回我的手指， 

並且給我的船一個船長 

給我的船長一份薪水， 

啊！對於薪水，他要求一座城市： 

有著高塔、方場跟船隻的馬賽—— 
整個世界最美好的城市。 

那不是很美妙嗎，如果再加上一個 

手指被海劫去的小女孩， 

捕鯨人為她又唱又喊 

在直布羅陀等她盼她。 
瘂弦（1932-）
●如歌的行板
溫柔之必要

肯定之必要

一點點酒和木樨花之必要

正正經經看一名女子走過之必要

君非海明威此一起碼認識之必要

歐戰，雨，加農砲，天氣與紅十字會之必要

散步之必要

溜狗之必要

薄荷茶之必要

每晚七點鐘自證券交易所彼端

草一般飄起來的謠言之必要。旋轉玻璃門

之必要。盤尼西林之必要。暗殺之必要。晚報之必要

穿法蘭絨長褲之必要。馬票之必要

姑母遺產繼承之必要

陽台、海、微笑之必要

懶洋洋之必要

而既被目為一條河總得繼續流下去的

世界老這樣總這樣：——
觀音在遠遠的山上

罌粟在罌粟的田裡
商禽（1930-2010）
●穿牆貓
自從她離去之後便來了這隻貓，在我的住處進出自如，門窗乃至牆壁都擋牠不住。

她在的時候，我們的生活曾令鐵門窗外的雀鳥羨慕，她照顧我的一切，包括停電的晚上為我捧來一鈎新月（她相信寫詩用不著太多的照明），燠熱的夏夜她站在身旁散發冷氣。
錯在我不該和她討論關於幸福的事。那天，一反平時的吶吶，我說：「幸福，乃是人們未曾得到的那一半。」次晨，她就不辭而別。

她不是那種用唇膏在妝鏡上題字的女子，她也不用筆，她用手指用她長長尖尖的指甲在壁紙上深深的寫道：今後，我便成為你的幸福，而你也是我的。

自從這隻貓在我的住處出入自如以來，我還未曾真正的見過牠，牠總是，夜半來，天明去。
希爾嫚（Brenda Hillman, 1951-）
●花現
——暫停：在不與等候

兩者之間。

在冬天與你迎接它的時日之間：

梅花。梅花滿天下！

每到這時節，這隻

不自在的黑眼總是四下俯看風景，

被狂熱地扯下的一隻眼睛，四十年代的

弧形眉毛彷彿樂曲裡的延長記號，

看著粉紅色的諸般現代變奏

一路直到歐基里德大道——然後

頭暈眼花，你仍抱持擺平窘況的期望：

不要讓你的影子陷入每一棵樹

同歷的狂亂狀態。

有一天它找上了你。

在你翻轉凍僵的泥土時春天叫出聲。

蚯蚓扭動著楔形文字似的溫暖身體，把自己拱成

某個樣子——如果這不算欣喜

該也幾近欣喜——

而一隻鐵鏽色知更鳥像一架雙翼飛機般緩緩降落，

搖動樹枝，所有的

花瓣芬香地

灑落在你身上那不是哀愁

然後你知道對這隻鳥以及對你這乍然

劈開的世界美得讓人目瞪口呆

雖然要讓魂在幾乎是不可能之事——
零雨（1952-）

●關於故鄉的一些計算
要翻過幾個山頭

才能經過那個土地祠

要經過幾個土地祠

才能出現那條小溪

要種幾棵松樹柏樹

才能到達那片密林子

要生出幾個黃板牙的村人

才能看到那個村落

要拿幾塊溪邊的石頭

黏上土角

才能變成房子

是誰長大之後就是祖父

幾條狗能出去打獵

幾隻獸從深夜的山中

扛回來

幾隻雞構成一個

小有規模的黎明

幾隻鴨跟著竹籃子

去浣衣

是誰在鐘敲三下時

成為女人，點起油燈

浸豆子

做豆腐

洗蒸籠

做年糕 

是誰用竹枝子

撐開窗戶

把山坡上的百合花

迎進屋來

（到底幾枝百合花）

到底要翻過幾個山頭

追到霧，追到秋天的柚子

冬天的橘子

追到那個精算師

問他到底怎樣

才算是故鄉  
吳岱穎（1976-）
●七星潭
謠傳多年前曾肆虐的海嘯困擾著年輕的詩人

「該不會是因為誰把星星傾倒在這裡吧」

他到處詢問，作著不擅長的考證

用半個世紀的生命追溯這片土地的身世

他被數字困擾：「為什麼一定是七顆呢？」

夜裡輾轉反側，想像一則遙遠的神話

天頂的大神把燦爛的星辰沉入海底

任誰看了都要稱讚這是一片光輝的海岸

放上緩丘，放上岬角

放上多石礫的沙灘和防風林

在那本大書裡祂細細佈置

在鮮明的夢裡他反覆思索

關於意象的種種可能，他思索

而忽然就驚覺這應該是詩

匆匆起身書寫，抬頭遠望

銀白的秋天已鋪滿了整片海洋
